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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是实现乡村产业重构的有效抓手。在界定乡

村产业重构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解析“互联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驱动效应，划分乡村产业重构的类型，揭示信息

时代乡村产业重构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①产业重构是乡村重构与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横向和纵向重构，可以扩大

乡村产业规模，实现乡村产业结构及空间优化。②“互联网+”背景下的乡村产业重构应遵循“支撑要素—行为主体—

驱动机制—解构重组—综合效应”的系统逻辑，引导乡村原有的产业环境、整体结构、基本功能发生转变，进而实现乡

村资源要素、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构架与组织。③地理、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地区、不同发展

阶段的“互联网+”乡村产业重构路径具有差异性。以期丰富乡村规划的理论研究内容，为不同类型的乡村产业重构提

供有针对性的参考借鉴。

 Rur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new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Internet Plus" are effective ways to realize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industries.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riving effects of "Internet Plus" on rur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classifies the 

types of rur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rur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the information er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s the key to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aims of expanding industrial 

scales 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spatial structure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restructuring. (2)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indus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should follow the system logics consisting of supporting elements, behavior 

subjects, driving mechanisms, deconstruction and reorg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effects, which will lea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riginal industrial environment and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basic functions of rural areas, further restructuring and organizing the 

industrial elements, structure and spatial layout. (3)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y, economy, and social culture determine the diversities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in the restructuring path of "Internet Plus". This paper aims to enric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content of rural planning and provide targeted referenc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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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乡村发展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议题。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和较为薄弱的农村社

会经济基础等主客观因素，加之以往“重城轻

乡”的政策倾向，造成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城

进村衰”的问题[1-2]。乡村重构与转型是新时代破

解乡村发展难题的必由之路[3]，也是实现乡村地域

系统结构优化、功能提升、城乡融合的抓手[4-5]，而乡

村产业重构则是乡村重构的根基[6]565。2017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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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

题。随后，在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乡村产业

发展规划（2020—2025年）》中明确指出，应引

导乡村产业健康、全面发展，改善乡村信息网络

基础，结合互联网加快推进农村产业、农村电商

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乡村转型、乡村产业、乡村可

持续发展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7-12]。国外着重于

对乡村发展路径[13]、乡村贫困因素与机制[14]等方

面的研究。国内学者在中国制度文化背景下，对

乡村发展及其重构的研究集中于理论与实证两

方面。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聚焦于乡村重构理

论体系建构[15-16]、乡村转型发展的类型与地域模

式[17-18]、乡村系统转型发展驱动机制[19-20]等。认为

乡村重构包括乡村空间、经济、社会重构；驱动乡

村转型的因素可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因素。在

内外机制共同作用下，乡村地域为应对环境变

化而产生的系统功能、结构、性质重新架构，使

得系统维持健康、可持续良性发展。在实证研究

方面，主要包括乡村空间重构[21-22]、乡村社会功

能重构[23]、乡村产业经济重构[24-25]等内容。对乡

村产业重构，主要从乡村产业重构路径、产业扶

持与重构方式等视角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互联

网+乡村产业”逐步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热点。

“互联网+”本质上是驱动传统产业发生在线化、

数字化转变的一种新经济形态[26]，通过优化生产

要素配置、重构传统商业模式等措施，使上、下游

企业与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要素和信息以最低

成本流动和交换，进而影响传统乡村产业系统结

构并实现重构[27]。在现有研究中，对“互联网+”

背景下乡村产业转型与发展的探讨主要是基于

个案分析农村电商[28-29]、“淘宝村”[30-31]等新型业

态对乡村产业的带动作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

展开。总的来看，对乡村产业重构的研究更多聚

焦于个案的实证分析，信息时代乡村产业重构

的系统理论探索仍有待深化。本文以理论分析

为特色，在解析乡村产业重构概念的基础上，分

析“互联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驱动效应，划

分“互联网+”背景下乡村产业重构的类型，揭

示信息时代乡村产业重构的内在机理 。试图回

答以下问题：①“互联网+”对乡村产业重构具

有怎样的驱动作用？②基于“互联网+”的乡

村产业重构的内在逻辑机理是什么？③“互联

网+”背景下乡村产业重构具有哪些类型？对

于“互联网+”新因素对乡村产业重构的驱动

效应和信息时代乡村产业重构机制的探索，可

以丰富城乡规划学对乡村重构的相关理论研究

内容，同时对“互联网+”乡村产业重构进行

类型划分，可以为不同类型的乡村产业重构提

供有针对性的参考借鉴。 

1   乡村产业重构的概念、内涵与“互联

网+”的驱动效应

1.1   乡村产业重构的概念与内涵

现代乡村是一个具有多元内涵的开放性、

系统性空间[32]，是以农业、农民、农村为3大支柱，

通过多要素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逐步形成的

具有特定结构与功能的乡村地域系统[33-34]。随着

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乡村地域系

统的外部和内部要素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

等的交互作用[35]。乡村地域系统从原始的以“人

口—农业”为主体的单一发展模式，逐步演化为

“人口—产业—生态—文化”复合型的生产生活

模式，其人口、消费、产业、就业和土地利用结构

等均发生了巨大转变。

目前我国乡村地域系统内部发展问题凸

显、外部环境愈加复杂，城镇化地区的“虹吸效

应”使得乡村的自然、人口、经济等资源要素流

向城镇地区，加剧了乡村产业“空心化”和内

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36]，乡村地域系统具有

迫切的转变功能、优化结构、调整布局等的现实

发展需求。系统论中的“重构”是指对自身要

素无法正常运行，或不能实现可持续良性发展

的系统结构进行重新构架的过程，其以促进系

统要素优化为抓手，最终达到系统转型与可持

续发展的目的[37-38]。乡村产业重构是乡村重构的

首要任务，表现为乡村产业部门组织体系和产

业空间布局形态的重构。在乡村重构具体实施

过程中，外部要素（区位条件、政策措施、相关

行为主体、市场需求等）与内部要素（自然禀

赋、资源环境、经济文化基础等）相互作用，共

同影响乡村地域系统的重构路径[39]。

结合乡村产业重构的环境背景、驱动要素、

核心内容和目标需求，笔者认为：乡村产业重构

作为乡村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产业规

模扩大、资源高效开发、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基

础设施强化、乡村功能丰富完善、劳动者收入增

加等一系列综合效益的必要过程。其具有以下

主要特征：一是乡村产业重构需要在多元主体

的引导下，对乡村产业发展要素、乡村产业体系

部门结构、乡村产业空间布局结构等进行重新

构架和组织；二是在内、外部要素与环境对原有

乡村产业系统结构与形态产生冲击的背景下，

通过横向、纵向两方面的重构，实现产业合理配

置、产业系统有效运行、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见图1）。横向重构即通过合理、高效运用

自身资源禀赋，将现有产业、本地化特色产业做

大做强，从而实现水平的横向产业重构。纵向重

构则是乡村产业主体通过引入新的产业部门，

参与周边城镇的产业链、生产链、价值链等，实

现垂直的纵向产业重构。

1.2   “互联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驱动效应

（1）“互联网+”的间接驱动效应

“互联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间接驱动

效应主要体现在信息化渠道的拓宽。首先，“互

联网+”对于乡镇企业和乡镇特色产业的消费

市场预知、风险防控系数提升、潜在合作平台

构建、相关时效政策信息利用等都会带来很大

程度上的便利；其次，互联网平台信息畅通的

同时，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乡村产业生产者与

参与者的生产理念，乡村产业行为主体相较于

以往可以更加轻松地获得生产技能培训和前

沿生产知识；最后，在便利的信息获取条件下，

乡村产业行为主体能够更好地接触、获得、收

集、处理信息，以达到调控自身生产活动、规避

市场潜在风险等目的，从而从侧面驱动乡村产

业进行重新建构。

（2）“互联网+”的直接驱动作用

“互联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直接驱动作

用体现在时间成本效益的提升和潜在客户市场

的延伸两方面。一方面，互联网经济加速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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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素流动、增强了行为主体的交互作用，大幅

度降低了生产与销售的时间成本。在发达的交通

物流体系支撑下，供应链中产品的供应时间极大

缩短，这对乡村时令农产品、特色农副产品运输

与销售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提供了

与原有乡村不同的生产经营模式，原来乡村产业

产品多依靠本地市场和经销商，而在线化的销售

与经营平台能够带来潜在的客户群市场，有利于

推动乡村产业规模化生产。

（3）“互联网+”的综合驱动效应

“互联网+”通过影响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市

场信息、生产销售周期、销售经营平台、市场响应

速度、参与主体的技能培训等方面对产业重构进

行驱动。在“互联网+”直接驱动效应与间接驱

动效应的综合作用下，乡村产业通过挖掘自身特

色资源参与并融入地区生产过程，对产业规模、

结构、类别进行重新建构，从而提升自身的市场

竞争力（见图2）。

 

2   “互联网+”背景下乡村产业重构的

机理

根据前文所界定的概念，“互联网+”乡村

产业重构应该遵循“支撑要素—行为主体—驱

动机制—解构重组”的内在机理，即在原有的乡

村产业结构框架内，信息、互联网等发展要素的

兴起，会导致相关行为主体采取不同于以往的产

业行为策略，并触发对乡村原有产业结构的解构

与重组（见图3）。

（1）乡村产业重构的支撑要素。主要包括

自然资源、技能型生产者、生产技术体系、资本

储备与投入、综合基础设施和产业化运营平台。

自然资源是支撑和重构乡村产业系统的根本要

素，包括地质地形条件、光热水土条件、矿产蕴

藏量等因素，是培育“互联网+”与种植业、养

殖业等自然资源依赖型产业相结合的基础性条

件。技能型生产者主要包括参与乡村产业化发

展的农民和产业经营者，其中，具有较高“互联

网+”培训水平和经销技能的生产者，在很大

程度上能够影响乡村“互联网+”产业的整体

水平与结构。生产技术体系不仅涵盖前沿的信

息技术，也包括前沿的电商经营平台，是保障

和提高乡村“互联网+”产业化发展水平的重

要驱动力。资本储备与投入不仅能够提升乡村

“互联网+”产业的生产和经营水平，同时也能

通过资本引进来扩大生产规模。综合基础设施

是支撑乡村“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多元基础

设施，包括农业基础数据库、农业产业数字化管

理平台、生产性服务网络交易平台和乡村政务信

息网络等。产业化运营平台是指配置和运营乡村

“互联网+”产业发展要素的社会化组织，主要包

括农村金融平台（投资与融资）、人才技术引进

平台、电子商务运营平台和政务管理平台等。

（2）乡村产业重构的行为主体。主要包括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集体组织、乡村开发企

业、自发性组织和基层生产者（村民）。中央政

府通过颁布相关宏观政策性文件来引导乡村对

产业类型、空间布局等结构性特征进行调整。地

方政府则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进一步

对不同地区的乡村“互联网+”产业化发展的

总体战略、主体内容、主导模式和实施路径进行

策划，并指导具体实施与建设。村集体组织是乡

村“互联网+”产业发展最主要的基层组织者

之一，肩负着沟通与协调乡村开发企业与基层

生产者（村民）之间的生产分工与利益分配。

乡村开发企业是驱动乡村“互联网+”产业结

构形成与重构最主要的要素之一，是乡村“互

联网+”产业化生产的技能型生产者培训、生产

技术体系引进、资金储备与投入、消费市场联通

与挖掘和产业化平台运营的主体。基层生产者

指农民，是乡村“互联网+”产业发展最主要的

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

（3）乡村产业重构的驱动机制。主要包

括内部驱动机制和外部驱动机制。内部驱动

机制主要是指借助互联网，依靠乡村自身的

优势特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对资源的

图2  “互联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驱动作用

Fig.2  The driving forces from "Internet Plus"  to 
rur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乡村产业重构的概念与内涵
Fig.1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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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性转化与潜力挖掘，如发展“互联网+”特

色种植业、“互联网+”特色养殖业、“互联网+”

特色手工艺品等，并进一步培育与壮大乡村

“互联网+”特色制造产业（农副产品加工）、

“互联网+”特色服务产业（特色旅游）等产

业。外部驱动机制是指乡村“互联网+”产业接

收外部产业化发展因素的影响，如特色优势产业

链条延伸、新兴产业模式与业态兴起、新兴大众

化消费拓展等需求的驱动，带动乡村“互联网+”

产业发展进程中的新兴产业引进（电子商务等）、大

众化的特殊生产与服务的产业化需求（“互联网+”

乡村旅游等）、生产经营组织主体的入驻（“互联网+”

企业与平台）等。

（4）乡村产业重构的解构重组。主要体现

在产业部门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调整和乡

村产业化生产理念更新3个方面。产业部门结

构优化是乡村产业重构最为直接和显著的表

现之一。在乡村“互联网+”产业重构的过程

中，乡村产业部门可通过横向产业规模扩大与

纵向产业链延长等方式来实现乡村产业部门

结构优化。结合现阶段乡村产业部门结构主导

形态来看，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乡村文化生态

旅游、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是“互联网+”背

景下产业重构的主要客体对象。产业空间布局

的调整主要受到两种触发机制的影响：一是乡

村“互联网+”产业主体因受到乡村规划或其

他上位规划对地区土地功能调整与优化的作

用，而引发的乡村“互联网+”产业空间布局

结构的“被动性”调整；二是产业主体受到道

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或产业自身发展与扩张的

特殊区位需求的影响，进行迁移优化区位而引

发的“主动型”调整，该类型的“互联网+”

产业空间布局调整主要沿着新构建的道路交

通运输网或其他基础设施进行空间布局组织，

是一种产业主体趋利性的“自发性”调整行

为。乡村产业化生产理念更新是在市场化经济

体系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等外部因素的刺

激下，产业行为主体在掌握更丰富、更高质量

的市场需求及市场行为信息后，结合自身的经

验、欲望、偏好、态度等个性化特征对新信息进

行综合运用处理的过程。从而对原有的产业化

生产理念进行更新，以达到获取更多利益的目

的，这也是乡村“互联网+”产业发展与重构

的文化制度根源。

 3   “互联网+”乡村产业重构的类型

现有研究中将乡村重构分为经济重构、

社会重构、空间重构3类，乡村产业重构是经济

图3  “互联网+”乡村产业重构逻辑框架图

Fig.3  The logical framework diagram of rur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under "Internet Plus" 

序号 划分
标准 主要类型 主要特征

1 动力
来源

内部动力驱动型 属自下而上型，驱动力因素来源于乡村内部
外部动力驱动型 属自上而下型，驱动力来源于外部刺激

2 主 体 地
域空间

乡村单体空间型 参与的行为主体较为单一、生产规模和市场潜力均较小
城乡复合空间型 由多方利益主体共同驱动，生产规模和市场潜力较大

3 重 构 具
体表征

产业体系重构型 拓展延伸产业链条、引进外来资本、发展“互联网+”新业态等
就业结构重构型 行为主体就业结构特征从单一逐步转变为多样化、前沿化

4 重 构 内
容对象

物质实体重构型 依托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撑性物质要素的驱动来实现乡村产业重构
生产制度重构型 从理念和机制层面为乡村产业物质实体重构提供制度性保障

表1  “互联网+”乡村产业重构的主要类型
Tab.1  The main types of rur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under "Internet Plu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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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的基础，也是实现乡村重构的抓手[6]568。在

现有关于乡村产业重构的讨论中，丁伟丰等[40]

以汕头市澄海区中部地区为例，刻画了地区产

业空间演化对乡村型半城镇化地区发展转型

的影响作用，认为内源式发展是该类型地区的

重要方向；颜思敏等 [41]以浙江省溪龙乡为案例

区，认为该地的白茶产业是乡村重构的主要驱

动力；李二玲等 [42]以河南省兰考县民族乐器的

衍生产业集群为视角，认为地区社会、经济网

络是乡村产业实现衍生与重构的重要因素。可

见已有研究中，对乡村产业重构类型划分的文

献较少且零散，存在划分指标单一、仅从一个

维度来考虑的不足，缺乏从系统、理论视角对

乡村产业重构类型的诠释。基于文献梳理和对

我国乡村产业重构实际的考察，本文从动力来

源、主体的地域空间、具体表征形式、重构对象

等方面，划分了“互联网+”背景下的乡村产

业重构的主要类型（见表1）。这样的类型划

分结果更全面，也更符合我国乡村产业发展

实际。

（1）依据乡村产业重构的动力来源差异，

可以分为内部动力驱动型乡村产业重构和外部

动力驱动型乡村产业重构。前者即乡村产业重构

的动力来自乡村内部，属于自下而上的发展模

式。其主要的驱动因素包括“互联网+”优势特

色自然资源与农产品的开发利用、“互联网+”农

村劳动力素质与技能的提升、“互联网+”重大

基础性设施的改善等。后者则是主要依托乡村

外部驱动力来推动的乡村产业重构，属于自上

而下的模式。其驱动因素包括“互联网+”企

业的引入（招商引资）、“互联网+”技能人才

的引进、“互联网+”产业扶持政策方向的转

变等。

（2）依据乡村产业重构参与主体的地域空

间差异，可以分为乡村单体型乡村产业重构和城

乡复合型乡村产业重构。乡村单体型乡村产业重

构，即“互联网+”产业链条中各个主要环节的

行为主体较为单一。一般为村民和简单的生产销

售相关利益人员，此类型乡村产业重构一般只局

限于小部分“互联网+”的粗级加工产业部门，

且生产规模和市场潜力均较小。城乡复合型乡村

产业重构则是多方利益主体触发下，联动城市与

乡村实现更大空间尺度范围内的产业重构。即乡

村本身范围内的“互联网+”生产链条只是整个

生产环节的一部分，大部分投资规模需求大、科

技含量要求高、市场消费潜力大的生产环节和部

门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

（3）依据乡村产业重构的具体表征差异，

可以分为乡村产业体系重构和乡村产业行为主

体就业结构重构。乡村产业体系重构主要表征

为3方面：一是依托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对乡

村已有产业进行产业链条的拓展和延伸，提升

其精深加工水平和经济附加值，使乡村产业可

以更深层次、更广维度地融入更大区域产业经

济体系中；二是在外来资本进驻或自身对资源

开发和利用效率提升的前提下，“互联网+”产

业部门规模与效益实现大幅度提升所引发的产

业重构；三是依托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新经济、

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实现乡村产业部门结构

的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参与主体就业结构重

构是在乡村产业多样化、规模化发展的同时，

行为主体的就业结构从单一逐步转变为复杂多

样。乡村产业多样化及规模化的发展使得一部

分村民脱离简单的农业生产，进入乡村农副产

品生产、乡村特色手工业制作等领域，从而逐步

使乡村产业行为主体的收入增加、就业领域多

样化。

（4）依据乡村产业重构的内容对象差异，可

以分为乡村产业物质实体重构与乡村产业生产制

度重构。乡村产业物质实体重构是指依托“互联

网+”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撑性物质要素的驱动来

实现乡村产业重构，支撑“互联网+”乡村产业进

行重构的物质要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信息化技

能人才、“互联网+”企业、信息基础设施等。乡村

产业物质实体重构的本质是通过“互联网+”发

展实现上述支撑型要素在“三生空间”（生产空

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系统性调整与优化。

乡村产业生产制度重构则是从行为主体的生产理

念和乡村产业化的体制机制层面，为“互联网+”

乡村产业物质实体重构提供更好的保障，建设的

重点包括“互联网+”市场经济理念、“互联网+”

生活方式、“互联网+”生产方式等生产制度的

更新。

4  结论与讨论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在一定程

度上重塑了传统的空间地理格局，使以往被“边

缘化”的乡村得以重新嵌入地区和全球生产网

络。本文在界定乡村产业重构的概念内涵，分析

“互联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驱动效应的基础

上，系统解构“互联网+”乡村产业重构的机理，

并对“互联网+”背景下的乡村产业重构进行类

型划分，主要结论如下：

（1）乡村重构包括乡村产业、空间和社会

重构，三者之间关系密切、互动作用明显。乡村

产业重构是乡村重构的根基，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推动空间和社会重构。乡村产业重构的动力

源自内部资源的支撑和外部因素的刺激，需在

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通过横向重构和纵向重

构，实现乡村产业规模扩大和产业结构及其空

间优化。

（2）“互联网+”背景下的乡村产业重构

应遵循“支撑要素—行为主体—驱动机制—

解构重组—综合效应”的系统性逻辑机理。互

联网作为新要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乡村

原有的产业发展环境、整体结构和基本功能。

基于此，乡村在多元主体的引导下，引发资源

要素、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构架与组织。

“互联网+”通过对乡村产业的行为主体、支撑

要素等的影响，成为促进乡村产业重构的重要

驱动力。

（3）按照动力来源、主体地域空间、重构

具体表征、重构内容进行“互联网+”背景下

乡村产业重构的类型划分。结合乡村资源禀

赋、地区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产业

是乡村产业重构的主要实现路径。地理、经济、

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地区、不同

发展阶段的“互联网+”乡村产业重构具有异

质性。

关于乡村产业重构研究，未来可在3方面继

续深化：一是理论研究层面，对乡村经济重构、空

间重构、社会重构三者间的逻辑关系和互动机理

进行更深入的阐释。二是在实证研究层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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